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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城——开普敦
 高莉莉 文/摄 人在旅途

那日黄昏时分，从约翰内斯
堡飞往西南方向的开普敦，空中
景致也是别样。起初从舷窗望出
去，机翼下一片朵朵云海；再飞，
便有浓云翻滚，时而远处还有闪
电出现，可谓惊心动魄。待飞机
穿越云海，迎着夕阳飞去，离开普
敦越来越近时，空中的云也静了
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在西边变幻
拼接成一条长长的云带，仿佛地
平线一般平直。此时，天空渐渐
昏暗，落日在长长的云带上镶了
一道同样长的金灿灿的边，壮美
极了。

开普敦位于南非西南角，是
南非最古老的城市。17世纪中，
来自欧洲的船只把这里作为东方
航线上一个上岸休息和补充给养
的地点，是西欧殖民者最早在南
部非洲建立的据点，此后作为荷

兰、英国殖民者向非洲内陆扩张
的基地，因此被誉为南非的母亲
城。开普敦不仅是南非的第二大
城市及重要港口，也是南非立法
首都。而最令旅行者心动的是，
这里坐落于大西洋之滨，背靠壮
丽的桌山，悠闲又不乏摩登气息，
是世界公认的最漂亮最迷人的海
滨城市。

来到开普敦，不得不去感受一
下顶级白色沙滩漫步的浪漫。

开普敦是一座枕着海涛入眠
的城市，她西郊濒临大西洋，南郊
插入印度洋，居两洋交汇处，克利
夫顿湾、桑迪湾、豪特湾……海湾
一 个 连 一 个 ，构 成 了 迷 人 的 景
色。早餐后，旅游车便带大家来
到地陪导游精心安排的开普敦最
佳观景海滩散步、游览。

坎普斯湾的确是一处特别美

丽的山海美景。坎普斯湾里的海
水，由远及近，蓝色由深至浅，像
油画一般铺开，后浪推前浪，扑向
白色沙滩的已是白哗哗的浪花。
抬头望，著名的桌山成了一座高
耸的峰，它和后面的山一起排列
出十二座雄伟的山峰，人称十二
门徒峰。连绵不绝的山峰依着海
湾的弧形矗立着，山峰下，住宅依
山沿海而建，那远处红顶的房屋、
浓绿的植被和近处绿莹莹的草
地、岸边被海风吹着歪长的树，组
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水画，直令
人感慨：这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在这样仙境般的景致中
流连，不心旷神怡是不可能的。
此时，我干脆摘下防晒的长纱巾，
徜徉在白色的沙滩上，看靛蓝色
的海水任性地涌，看雪白的浪花
开心地飞，任海风吹乱头发，任纱
巾在手中舞蹈……

来到开普敦，不得不去和野
生动物亲近一下。

开普敦是著名的野生动物的
聚居地，有多种野生动物在这里
生活。我们有幸随导游去了海豹
岛看海豹，去了企鹅滩看企鹅。

车经十二门徒峰到达豪特湾
后，换乘游船前往大西洋中的海
豹岛。游船驶离美丽的豪特湾约
半小时，海豹岛便远远地出现在
人们的视野里。只见数以千计的
海豹或在海里游弋猎食、嬉戏，或
在岛上的礁石上休息、睡觉，那密
密麻麻、光光滑滑的黑压压一大
片，融在蔚蓝的海景中，绝对是难
得一见的奇景。为让每一位游客
都能从最佳角度看到海豹，游船

绕着海豹岛转了一圈。我倚靠在
船舷上，嗅着略带腥味的海风，咔
嚓咔嚓拍个不停。

以为只有在南极才能看到的
企鹅，没想到在南非就能看到。
惊喜。意外。

企鹅滩位于开普敦至好望角
路上的西蒙小镇。过检票口，沿
人工搭建的木栈桥往海滩边走，
途中就可见三三两两的黑脚小企
鹅或躲在木桥下悠闲地打着盹，
或在灌木丛林里笨笨地弯着腰梳
理皮毛，憨态可掬。木桥的尽头
便是企鹅们栖息的海滩，伫立木
桥上，放眼望去，只见壮观的企鹅
大军，有的在大海中戏水、觅食，
更多的是在岩石、沙滩上享受阳
光，任你再多的游客对着惊叹、拍
照，它们可是“我自岿然不动”，淡
定从容，怡然自得地享受这片海
域。它们的身边，靛蓝的海水清
澈如镜，洁白的沙滩柔软似棉，附

近彩色屋顶的别墅宽敞漂亮。其
实，人与自然、人与动物是可以这
样和谐美好共存的。

企鹅滩上这种个头只有 30
多厘米的黑脚小企鹅是非洲独有
的珍稀品种。传说，1982 年，西
蒙镇的渔民在这里发现了最初的
两对企鹅，于是当地的居民开始
将他们自发地保护起来。随着企
鹅阵容的强大，动物保护组织也
采取了各项措施，政府也越来越保
护这块企鹅的热土。时光荏苒，30
多年的繁衍生息，这里成为了南非
历史最长的企鹅栖息保护地，“企
鹅滩”也成为开普敦一道独特的生
态风景。据统计，如今企鹅的数量
已经壮大到4000余只。

葡萄酒庄园、鸵鸟园……开
普敦不可错过的地方数不胜数。

其实，开普敦最不可错过的
地方是——桌山、好望角。

开普敦的美，你来过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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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初是我的孩童时期，对那时印象最
深的就数过大年了。那年月平时
缺吃少穿，条件艰苦，到了过年，家
家都要想方设法置办点年货，改善
一下生活，因此年味很浓。过年不
仅不用上学校，而且还有好吃的好
玩的，有新衣穿，孩子们就特别盼
望。

进入腊月，我家所在的西田林
场就沉浸在过年的氛围里，大人们
开始把几处山塘的水弄干，我们听
说了，就赶去围在塘边看捉鱼。只
见鱼儿在塘底的淤泥里劈啪乱跳，
大人们不顾寒冷，纷纷挽起裤管打
着赤脚走进塘里，他们有的拿着畚
箕、有的拎着大竹篮、有的拿着抄
鱼网开始在泥水里捡鱼，捡满了就
把鱼儿倒进大竹篓里抬回食堂大
厅里待分配。看着活蹦乱跳的草
鱼、鲤鱼和鲫鱼，想着烧熟鱼儿的
鲜香美味，我们馋得直咽口水。

未过几日，刚刚起床的我们，
就听见弥漫的晨雾里传来阵阵尖
利刺耳的叫声，“杀猪了”、“杀猪
了”，我们高兴得奔走相告，并赶紧
跑到食堂前的场地上去看。看着
桌上白净的猪肉，想着即将能尝到
猪肉的美味，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了。

接近年关，家家户户的大人们
就开始忙活了，白天要赶着上班，
抽空要磨水粉、包粽子，要打扫家
里的灰尘蛛网，洗衣服被褥，擦洗
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杯筷碗碟。
腊月二十四开始就更忙了，要早早
地赶去五城街上排队买肉买副食
品、打面条，要蒸馒头发米糕，做冻
米糖、芝麻糖，油炸圆子、猫耳朵，
包饺子，炒瓜子花生等，空气中四
处弥漫着香甜油腻和火硝的味道，
场里的喇叭也响了起来，定时播放
着新闻和京剧样板戏等文艺节目，
更增添了过年的气氛。

每当家里做吃食时，也是我们
最兴奋的时候，早早地做好功课，
也不出去疯野，就等在炉灶旁，看
大人忙活，趁机搞点吃吃。大约到
了阴历二十六七，吃过晚饭，我家
就把林场食堂的大师傅老吕爷请

来做冻米糖、芝麻糖。他先在一口
大锅里熬好糖稀，再把白天炒好的
冻米芝麻倒进去搅拌，拌匀稍冷却
成一团后，立即放入事先准备好的
豆腐箱中压实成形，就立马开始切
糖，当切出一片片冻米糖芝麻糖
时，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抓几块往嘴
里塞，这时父母亲总是迅速地把切
好的糖放进早已准备好的“洋铁
箱”中，等到除夕夜或正月来客人
时才拿出来吃。

我们男孩子这时候最喜欢玩
的是鞭炮，那时品种不多，只有火
炮纸、小挂鞭、二踢脚、小烟花等。
火炮纸早些年就不见了，它是把火
硝做成许多小点排列整齐地压在
红灰两张纸中间做成的，它价格低
廉也很安全，很适合我们玩耍。只
要撕一个小火硝点用小石头一砸
就发出“啪”的一声炸响，有的孩子
把它放在小木枪、小铁丝枪里打也
很有趣，有的小孩买个挂鞭把它拆
成单个用烟头或用火媒纸不时地
炸着玩，有钱人家的孩子还冷不丁
从兜里拿出个时髦的小烟花放起
来显摆。过年了，我们小孩子都会
买些烟花炮竹放在身上比着放，全
不顾家人忙些啥。

到了除夕夜，贴好我自己写的
对联，放一挂小鞭炮，一家人就团
圆在一起，吃着“丰盛”的年夜饭，
吃好饭，我就和弟弟提上点着红蜡
烛的小红灯笼到外面玩耍，看燃放
烟花爆竹，到亲朋好友家去串门，
然后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就聚
集在林场办公楼的大会议室里守
岁，有的打乒乓球，有的玩捉迷藏
游戏，有的讲故事，有的放鞭炮烟
花，有的吃东西，有的看书报，玩得
特别带劲。每年只有这一晚因为
要守岁玩得再迟再怎么吵闹大人
也不责备，一直要玩到大年初一的
清晨有的家人来找了，大家才陆陆
续续回家睡觉。到了大年初一早
上，吃过茶叶蛋、红豆汤、面条，我
们穿上新衣服邀上几个好朋友就
开始走家串户地拜年，每到一家主
人都会拿出糖和花生瓜子等好吃
的招待我们，童年的春节给我留下
了特别美好的印象。

 吕松青

儿时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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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年年过，春联家家贴。春
联在中国是永不过时的传统艺术，
是深植于国人心里的文化情结。春
联贴上，灯笼挂起，浓浓的年味四处
弥漫开来，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春联，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来。
壹

我参加工作的头一年，学校放
寒假时，我给我的学生们布置了两
项特别的语文寒假作业：每位同学
在过年期间，给亲友写一封信寄出
去；抄三到五副春联，新学期开学
时交来。学生们都乐于去做。到
了开学的时候，大家交来了一张张
抄有春联的纸片。我整理他们的
作业，借这个机会，搜集了 300余副
春联，专门用一本本子抄下来。这
本子至今还保存着。

春联，是楹联的一种，而且最
常见的也最具平民性的。为考查
楹联知识而设计的试题，不止一次
出现在高考的语文试卷里。这样
的作业，对高中生而言，也是一种
学习，是在生活中学习语文。

贰
去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在自

己的微信里，无意中看见一张别人
上传的照片。照片是一副贴在一
幢老房子的大门上的对联：过大年
万户同乐，游西递四时皆宜。一
看，特亲切。因为这 14 个字是我
为参加 2014 年西递古镇首届全国
春联征集大赛而拟的几副春联中
的一副。当时一看而过。过几天
忽然想起，可以把照片复制保存下
来，做个纪念。再找，却怎么也找
不到了。我把这告诉在西递做导
游的友人。友人真是有心，还真在
村子里找到了那幢老房子，拍了照
片给我发来。不过，这时的春联已
经破损，联文残缺了“皆宜”二字。

去年九月，第二届西递古镇全
国春联征集大赛启动。我在扣扣
里发了一条说说：

刚刚过去的马年春节，在黄山
南麓的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古村
落 ，家 家 户 户 张 贴 着 手 写 的 春
联。鲜艳夺目的红春联，浓郁扑
鼻的翰墨香，和着快乐团圆的年
味，让西递的这个春节充满了一
种别样的久违了的喜气。民居、
院落和祠堂的大门上，那一副副
手书的春联，让观者仿佛回到了
好多好多年以前，也引发了人们
在 商 业 时 代 大 背 景 下 的 文 化 之
思。而大家泼墨挥毫写春联、兴

高采烈贴春联的场景，在央视去
年大年三十“一年又一年”栏目的
现场直播，让西递沸腾了。所有
张贴的春联都是当地政府主办的
首届西递古镇全国春联征集大赛
征得的优秀联文。此举赢得了八
方游客和广大民众的一致赞誉：
是一种回归，是一种传承，是一种
亲民，是一种教化。

出于爱好，也是自娱自乐，这
一次，我又尝试着拟了几副春联参
赛：

千载西递羊年春，四时风雨马
头墙。

过年乐团圆乐人乐最乐，日子

好生意好家好便好。
政策好民风好春光好好在百

姓心中，中华美桃源美西递美美如
山水画里。

没料到，最后一副也幸运地获
得了优秀奖。

叁
现在贴春联，人们多用塑料胶

带，方便快捷。父亲在世时，他从
来不用那玩意，说不牢，时间不长，
有时年还没完，春联就飞了。

每年贴春联时，他要找个洋瓷
缸，装些水，放在煤炉上，抓点面粉
进去，慢慢和，调成糨糊。然后拿
来漆匠用过的废弃刷子，把门刷

刷；用茅花扫帚或者棕帚把门外的
水泥地扫干净，铺开春联，背面朝
上，用刷子蘸了刚调成的糨糊，细
细地刷，四边到角，刷均匀了；再放
到门上比试，不能太高不能太低更
不能歪掉，最后以手轻抹，直到平
整结实才罢。

父亲是个极认真的人。
常常想起永远离开我们的父

亲。每逢佳节思加倍！
肆

甲午岁末，我拟了一副春联：
马蹄留痕深浅皆成旧景，羊毫

描春浓淡全是新图。
我请孩子的同学、平时一直

练习毛笔字的韬韬写出来，贴在
自家的大门上。他写好后，发现
有个字出错了，把“痕”字当中的

“ 艮 ”写 成 了“ 良 ”。 正 欲 废 掉 重
写 ，他 的 当 语 文 老 师 的 姑 姑 说 ：

“没事的，就是要多留点痕，痕要
多点才好。西递不是有那‘辛’字
下面多加一横，‘亏’字右边多加
一点的妙联嘛！”

这么一解释，这点错倒有意思
了。

悬于西递“瑞玉堂”里的那副
改字联，人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
来”，上联的“快”字少了一点，而

“辛”字却多了一横，下联的“多”字
少了一点，而“亏”字又多了一点。
楹联的主人是想通过这种增减笔
画的方法，使子孙后辈记住无论做
人、做事，想要获利成功，都必须

“享受快乐少一点，付出辛苦多一
点，贪图便宜少一点，甘愿吃亏多
一点”。

今年的春联，就用这副有“痕”
字多了一点的。

这字是错的，这联是对的。

我的春联故事

 朱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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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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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宵节（猜字一）
2.春节日下雨（猜字一）

（朱来平原创）
上期谜底：

1.祥 2.吉

·茶余饭后·

“ 从 明 天 起 ，做 一 个 幸 福 的
人。喂马，劈柴……”读海子《面向
大海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时常想
起故乡的柴火，想起我生命深处与
柴火有关的往事。

在懵懂的岁月里，屋檐下、猪栏
边，常有着成堆的松木柴杂木垛，或
是横放在河塝上老屋里，那毛柴成
捆成捆的，上面盖着杉树皮。那些
都是黄昏时，父母山间劳作回来，锄
头柄上挂着几根树根，或是整齐的
柴担，随意堆放成的。

柴火是否富足，能看出主人的
勤劳与否，更可看出其家庭的幸福
程度。在尚未通电的年代里，家里
煮猪食烧饭菜，那深深的灶膛，是个
无底洞，没有足够的柴火，是难以让
一家人享受家庭的温馨的。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没柴火一切更是空谈。

在冬季的周末，不用父母安排，
如果不需要去挖兔草，我们就去拣
柴火。那砍柴刀沉重，拎不动，父母
也不放心。硕大的茶篮里，放把割
草刀，还是轻巧的。那松林里的枯
枝多，松针随便扒扒就是一篮子。
村童喜欢的是杉树枯枝，虽然戳手，
却是实实在在的。大人们忙碌于茶
棵地里的各种事情，孩子们则在地
头的杉树下，用草刀收拢着杉树的
枯枝和如梳子一样的落叶，很快一

大堆时，找些枯枝或是杂树的嫩枝，
把杉树的枝叶捆拢在中间。茶篮里
是踩得实实的满篮杉树的枝叶，篮
子上面再横放一大捆柴。

村童背着大篮子，在前面逶迤
着，捆扎得不结实或是不会捆，上面
的一捆重心没把握好，篮子就倾斜
着。村童只能使劲地拽着篮上的带
子，歪歪斜斜地将就着回家，惹来一
路的笑声。到家后，那一捆放在门
口的柴堆上，篮子里的则足够烧个
两三餐。

很多时候，听那些年长的同学
说，夏天的早晨两三点钟出发，打着
火把去砍柴，路过人家的菜地，看到
隐约的黄瓜，是好东西呢，东家又不
知道。走十五里山路到木坑尖，天
都没亮。到人家的山场上砍一担
柴，山那边是上海人开的东方红工
厂，一百斤生柴八毛钱，每天卖一块
多钱，真舒服啊！然后再砍一担柴，
挑回村才十点钟，可以心安理得地
下河游泳去，父母不管！

我只有羡慕的份儿，那时我身
体弱个子小，年龄也小，祖母一直在
家里看着我们，连下河洗脚都要请
示，不然是一顿竹丝好打。再者，我
也不敢去，十几里路的来回，那半夜
出发，跟不上他们的脚步，体力也不
行，况且路上肯定有蛇，可能还有鬼

呢，怕怕。
到了小学三年级的初冬，学校

里安排学生勤工俭学——山上砍
柴。班主任带队，每个人都有任务，
交给学校二十斤！我理直气壮地腰
捆砍柴刀，手拎粿袋，里面是母亲给
准备好的两个苞芦粿一个熟山芋。
出村口就兴奋，期待已久的山林，终
于可以亲近。一群同学，唧唧喳喳
地走着跑着，那个粿，不知道什么时
候就吃掉了。

跟着同学老师走，似乎有十里
的山路，才到砍柴的地点。大家钻
进树林，太粗的砍不倒，太大的扛不
动，松树不能砍，杉树不能碰，只能
瞧瞧这个看看那棵，终于可以挥刀
砍去。那并不粗的野桂花树，一刀
下去才去掉一块皮，绕着树“嗯呀，
嗯呀”了半天，才像老鼠啃的那样一
点痕迹。

老师在边上看不下去了，走过
来两刀下去，树倒了！七手八脚的，
把树拽上了大路。摸一把大花脸，
拉拉撕破的裤子和衣袖，重新系好
刀子和空空的粿袋，上路。似乎不
重的柴担，开始还是你撞着我，我碰
着你，高高兴兴的，一支整齐的队
伍，还没转几个弯，感觉那柴刀在身
后“哐当，哐当”地顶着背脊拍着屁
股，不好走路。每次的歇息，也变得

很长，也只能坚持着……
第一次砍柴，那棵野桂花树，坚

持扛到学校，身疲力竭，但完成了学
校的任务。有了第一次，也就有了
周日再和邻居同学去砍柴，虽然是
二三十斤，但比那背个篮子去拣杉
树的枝叶有气势，感觉自己是个小
小的男子汉了。有了好的开始，父
母也就随我们去，寒假里没事，呼
朋引伴去砍柴，是山村少年很有体
面的事情。开始学着爬树，爬到高
高的松树上砍那粗大的枝桠，往往
一棵树的枝桠，就是一担上好的柴
火！

山林开始分到农户，更是省柴
灶逐渐普及，学业开始忙碌，电饭
锅进入寻常百姓家，柴担离自己开
始渐渐的远离，等到初中毕业外出
读书假日回家，农村里已经没有人
专门去砍柴了。母亲在自家山场
上砍些毛柴，或是每年修建茶园的
茶棵枝桠，等到晒干再挑回家就
行。

唯一年年不变的是，每到冬天，
家家户户都要砍做茶专用的松树
柴。村委会生产队统一报批，根据
每家人口和茶叶的基数，在自家林
场里砍个三五棵粗大的松树，在农
闲时间砍回家，在茶厂门口堆成垛，
以待来年茶季专用，换来村民一年
主要的经济收入。那种大松树，少
年时代的我是轮不到去的，去了也
做不了事，父亲常跟人家换工，今天
你家，明天我家，相互地帮忙着，家
家户户门口年年冬春，都有整齐的
柴垛，看着真好！

 江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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